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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的
多重偏误及其风险批判

肖　 龙

　 　 【摘　 　 要】智能技术为个性化学习这一人类古老的教育梦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可能。 然而,从
个性化学习的本质特征来看,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在实践中存在着多重偏误与风险。 个性化学习是起点

上基于完整个性、过程上兼顾精准供给与自由选择、结果上实现个性发展的学习活动。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

学习,囿于技术的本体性局限与现实性偏差,在起点上可能会对学生的完整个性进行狭隘裁剪;学习内容的

精准推送与学习路径的精准规划潜藏着对学生学习过程的隐形控制;民众的教育焦虑、资本的趋利避险以

及技术的效率至上裹挟着个性化学习,可能会使其在结果上走向强化标准而非促进个性发展。 推动并完善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需重识技术重塑学习的逻辑起点,明晰个性化学习的本质特征,并充分彰显学生和

教师在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中作为人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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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实现个性化学习既是人类古老的教育梦想,也

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和目标。 近些年,大数

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视觉、
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认知与推理技术的飞速

迭代,为教育场景中的行为探测、学习分析以及智

能推送和测评等关键技术奠定了基础,建基于此的

个性化学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可能。
智能技术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可以根据学生学习

的个性化特征与需求,动态定制并精准推送学习内

容、规划学习路径,进而助推教育改变长期以来的

标准化、同质化困境。 例如,当前已有一些个性化

学习系统(如 KLSAS)能够根据学习者的测试表现
和动态偏好进行定期更新,使每位学习者都能选择

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路径。 为此,英国学者塞尔

登(Anthony Seldon)在论述第四次教育革命时,着
重强调了个性化学习的重要性,并将个性化学习称

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圣杯”。[1]

从政策报告层面来看,近些年诸多关于未来教

育的国际研究与政策报告,不断对智能时代的个性
化学习进行渲染与宣传。 从教育实践层面来看,随
着智能教育的国家政策、市场声量、用户态度等外

部条件的不断利好,智能技术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

俨然已成为各大资本力量投资布局的“风口”,涌现

出一大批相关的教育企业,例如针对个性化学习全
场景服务的科大讯飞,致力于自适应学习的松鼠

AI、Knewton 等。 不仅如此,在严肃且富有批判性的

教育研究中,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也成为了不容

忽视的热点话题,相关学术论文近些年呈现井喷之

势。 有学者对国际教育核心期刊和相关研究报告

进行元分析,发现已有研究正在不断建构一个从传

统规模化学习到大规模个性化学习的发展图景。[2]

虽然很多人热衷于鼓吹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

习,但仍有部分学者对此保持着冷静的思考和应有

的警惕。 他们认为试图用智能技术去变革和重构

学习是靠不住的诺言[3],指出当前智能技术支持的

个性化学习陷入了过分依赖系统对学生的帮扶、查
漏补缺加重薄弱生的学习负担、将自定步调重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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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视为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误区[4]。 有学者从大数
据教育应用的限度[5]、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算法风
险[6]、数字化技术的“量纲化”问题[7] 等方面,论证
了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在学习数据挖掘、学习内
容和路径推荐等关键环节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与局
限。 也有学者从学习主体、学习层次、学习路向和
学习交往等方面批判了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的技
术曲解。[8]

概念既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思维的材料。 探讨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究竟是一种教育革命还是
一种虚幻神话,首先需要明晰何为智能时代的个性
化学习。 许多学者将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与技
术支持的因材施教[4]、精准教学[9]、适应性教学[10]

等联系在一起,通过精准识别学习者学习状态进而
为教师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成为此类研究的关注重
点。 也有学者指出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与因材
施教存在实践主体的差异[11],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
习是个体在自适应系统支持下结合自身需求、兴趣
与能力的自主学习[12],是在技术环境下结合自身学
习兴趣及个人经历自主安排学习进度和选择学习
方法的活动[13]。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理解,已有研究
大多将个性化学习中的 “个性化” 视为一种 “手
段”,但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应是作为“手段”的
个性化辅助系统和作为“目的”的化育学生个性人
格的统一。[8]不仅如此,已有研究多基于技术导向
审视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14],但智能时代的个性
化学习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教育问题,
需从教育视角进一步探讨。 虽然也有相关研究从
个性化学习的理念和特质[8] 出发探究此问题,但对
于个性化学习的起点、过程和结果是什么,以及这
些本质特征对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将会产生何
种指引与规约等关键性问题仍缺乏系统性探讨。

本研究认为,推动并完善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
习,需要穿过纷繁复杂的“技术丛林”,重回何为个
性化学习这一思维原点。 因为,“一项新技术能否
重塑教育的关键在教育自身,而不在技术这个外在
力量。 某种技术是否能够重塑教育、促进教育的革
命性变革,主要看这种技术是否是基于某种教育现
象、教育规律所形成的” [15]。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
习作为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无论智能技术
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其形态发生的变化有多
大,都无法忽视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首先是一种
个性化学习的本体定位,也无法磨灭智能时代的个
性化学习必须符合个性化学习本质特征的必然要

求。 因而,本研究尝试从探讨个性化学习在起点、
过程和结果等方面的本质特征及其对智能时代个
性化学习的指引与规约出发,剖析智能时代的个性
化学习在实践中是否存在违背个性化学习本质特
征的偏误,并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批判性审视。

二、起点审视: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的“狭隘
裁剪”

个性化学习的起点是个性,智能时代的个性化
学习能否完整还原学生在学习中的个性化特征,并
以此为基础来设计与规划学生的学习,在起点上拷
问着个性化学习的“神话”。

(一)基于完整个性: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的应

然起点

无论采用何种先进的技术作支撑,智能时代的
个性化学习是基于学生个性特征开展的学习活动
这一本质特征是不会改变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如
何理解个性以及学生在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化特征? 从个体生命独特性的视角来理解,或许可
以更为完整地把握此问题。

一方面,个性是指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生
命,而生命的整体性与复杂性说明了个性并非仅指
学生外显的心理特征,内隐的动机、理想、信念、情
感、意志与精神等也涵盖在内,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与控制。 个性实际上是学生
身心诸多方面以及影响学生身心发展诸多因素之
间整体化的外部呈现。 “个性是作为统一地联系起
来的内部条件的总和而参与其中的,全部外界影响
通过这些内部条件而发生了折射作用。” [16]260 另一
方面,从生命独特性的视角来理解学生的个性,也
无法忽视学生生命的“未完成”所蕴含的动态发展
性在学生个性上的投射。 换言之,个性虽然是诸多
因素在学生身上相对稳定的整体化呈现,但相对稳
定并非意味着学生的个性是一成不变的,学生的个
性也具有动态发展性。 同样,学生在学习中所表现
出来的个性化特征,作为学生个性外部呈现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具有整体性与动态发展性。

因而,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应是基于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整体的与动态发展的完整个
性所设计、规划和开展的学习活动。 智能技术支持
的个性化学习的研究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
当前学界研究较多的仍是基于外显认知发展的个
性化学习,但基于内隐情感识别和动态情境感知的
个性化学习也日渐成为研究主流。 国内外诸多研
究也表明,虽然当前存有一定难度,但智能技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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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个性化学习应尽可能全面且真实地反映个体
的个性化学习特征。[10]

(二)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狭隘裁剪”的起

点偏误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以对个体学习特征的
数据挖掘与分析为起点。 理想情况下,这些数据包
括学习行为数据、互动数据、资源数据、评价数据和
学习情境数据等,通过大数据表征个体学习特征可
以有效弥补教师经验认知的不足,帮助教师更为科
学和精准地了解每一位学生。 但在现实的个性化
学习实践中,囿于技术的本体性局限以及人们对于
何为个性的认知偏差,个体的个性化学习特征在数
据化过程中存在着“狭隘裁剪”的偏误。

首先,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存在裁剪“内隐
驱动”的个性化特征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中的个性
化特征是完整的,不仅由外显的行为特征构成,更
离不开内隐的情感、意志与精神等特征的支撑。 但
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的本体性局限决定了其更擅长
表征人的外显特征,难以通过数据对人的内隐特征
进行刻画和还原。 即使是情感计算等先进技术,能
数据化的也只是精神和情感的外在表现而非情感
和精神本身。[5] 加之人们对于个性的狭隘理解,当
前的一些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在起点上存
在仅关注学生外显认知特征的实践偏误。 甚至在
认知特征中,也只是聚焦于大数据最易表征的符号
知识掌握水平,更为重要但相对内隐的思维特征仍
被裁剪掉。 例如,当前市面上的多数个性化学习系
统都是围绕大数据可以监测并表征的知识点掌握
水平来设计的,具体过程为:以先行测验为基础,定
位知识点;以知识粒度为内容,聚焦知识点;以典型
习题为靶向,监测知识点;以综合测验为标准,评价
知识点;以学习辅导为辅助,攻克知识点。[17]

其次,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存在裁剪“动态
发展”的个性化特征的问题。 认为个性一旦形成即
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是对个性的一种误解。 对于
处在青少年阶段的学生,未完成性、动荡性甚至前
后矛盾性都是其发展过程不容忽视的重要特点[18],
其个性以及学习中呈现出的个性化特征也不例外。
以过去的数据为基础构成的大数据技术可以计算
个体在未来如何重复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变化,却不
能计算个体在未来可能发生的过去从未出现的变
化。[19]过去的数据所预测和指引的人之行为,只是
对过去的重复或重组,这无疑否定了人的涌现、生
成与自我超越的本质特征。 当前市面上的一些智

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系统虽然也宣称可以做
到动态更新,但大部分主要使用的仍是基于先行测
验建构而成的静态学习者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学习者的个性化特征在不同情境下的动态变化。

(三)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狭隘裁剪”的可

能风险

智能技术对学生个性化学习特征的“狭隘裁
剪”可能会造成个性化学习中的生命失落。 个性化
学习是基于学生生命独特性的学习,是一种基于生
命、在生命中并促进生命发展的学习。 然而,过于
迷信智能技术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神话”,罔顾大
数据对于个性化学习特征的还原限度,只会造成一
个个真实而灵动的生命个体从个性化学习中消失,
剩下的只是数据影像映射的一堆数据剪影。 当前,
在个性化学习中实现“具身模拟” [20],或许只是人
们对于数据和算法构成的人工智能的一厢情愿以
及工具理性的虚妄而已。

智能技术对学生个性化学习特征的“狭隘裁
剪”可能会导致个性化学习的目标漂移。 当前的大
数据等智能技术所具有的本体局限,“涉及一个问
题,我们在测量我们真正重视的,还是仅仅在测量
我们能轻易测量到并且最终能评估的东西? ……
在这种测量中规范性效度正被技术性效度替
代” [21]。 即是说,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目标,很
有可能会漂移到智能技术能够测量并还原的个性
特征上,而非聚焦于我们真正重视的完整个性中。
例如,从当前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实践来
看,其目标主要是针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无论
是学习内容的推荐还是学习路径的规划,其落脚点
都在于使能够测量到的认知活动更有效率。 然而,
学习并非仅仅是一种认知活动,完整的学习是一种
身体与精神合一、知情意行融合的全面发展活动,
既表现为一种科学认知,也可以是一种技术体验、
社会参与、文化觉醒或生命体悟。[22]

三、过程反思: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的“隐形
控制”

个性化学习需要通过个体的自由选择来达成。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在精准推送和规划的过程
中是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权和控制力,还是加大了学
生被隐形控制的风险? 厘清此问题,是从过程上反
思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神话”的关键。

(一)兼顾自由选择: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的应

然过程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其内容、方法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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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智能技术直接提供与安排的,还是学生在精准
供给的基础上自由选择的? 这是一个理解智能时
代个性化学习过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在实践中容
易出现偏误的问题。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在过程中处理好
智能技术与学习者之间的定位。 国外学者柯巴兰
(Gemma Corbalan)等人指出,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
化学习系统不应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控制系统,理想
情况下,此种个性化学习系统应是一个技术和学习
者的共享控制系统,而共享控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学
习者可以在技术的精准推荐和支持下自由选择学
习材料和任务。[23] 为此,在技术的精准供给中兼顾
学生的自由选择应成为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不
可忽视的过程要求。

从个性化学习的本质特征来看,自由选择也是
个性化学习实现“基于个性”并“走向个性”的关键
环节。 一方面,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其个性差异的
学习活动看似美好,实则存在逻辑上的悖谬。 “‘为
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已被教育界奉为圭臬,
然而,它在实践中却常常遥不可及……至于适合与
否,往往是教师或其他成年人根据学生之外的标准
所作的判断,而非学生自己的抉择。” [24] 实际上,一
种教育是否适合学生的个性差异与需求,只能由学
生自己来判断。 同样,基于个性差异的个性化学
习,也只能通过学生的自由选择而非被提供与安排
来达成。 另一方面,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离
不开学生的自由选择。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的理论说明了以自由为基础的全面发展,就是
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可见,自由是个
性形成不可或缺的基础。 当然,在个性化学习中,
此种自由并非放任和绝对的,教育中蕴含着的自由
与强制的张力关系要求此种自由需转化为在一定
范围内的自由选择。 即在保证“专”与“博”相统
一、“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基础上,让学生在教
师和智能技术所供给的丰富内容、多样方法中自由
选择适合自己个性差异的学习活动。

(二)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隐形控制”的过

程偏误

当前,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的过程机制
通常表现为:运用大数据采集和智能感知等技术对
学习者的学习数据进行挖掘,采用学习分析技术对
海量学习者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进而构建出学习
者模型或学习者数字画像,在此基础上利用知识图
谱与个性化算法等技术,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内容

和学习路径。 其中,学习内容的精准推送包括学习
内容难易程度、学习内容多少与学习内容呈现方式
的精准推送三个方面。 学习路径的精准规划,包括
学习方法、学习流程和进度的精准规划以及根据学
生学习发展情况的路径调整三个方面。

理性审视,学习内容的精准推送和学习路径的
精准规划固然能够突破“千人一面”的传统教育困
境,但囿于实践中智能技术和学习者在个性化学习
过程中的定位偏差,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过程,
看似更符合学生需要以及赋予了学生更多自由,但
其背后却潜藏着对学生进行隐形控制的风险。 正
如京特·安德斯(Gunther Anders)所言,“人的自由
被剥夺与人对自由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是手拉着手
朝我们走来的,而取消自由总是以自由的名义来进
行的” [25]。

具体而言,当前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实
践中,存在着过于注重智能技术的精准供给而忽视
学生自由选择的问题。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过
程被曲解为一种技术控制过程,而非技术和学习者
的共享控制过程。 一方面,现实中一些学习内容的
精准推送,看似让学生拥有了比以往统一化和标准
化教学中更为多样的学习内容,但却在潜移默化中
让学生把自由选择学习内容的权利让渡了出去,甚
至让个体落入了“信息茧房”的陷阱,使学生被自己
所产生的“数据之丝”越缠越紧。 另一方面,现实中
许多学习路径的精准规划,看似让学生能够按照自
己的学习风格和节奏进行学习,然而智能技术所支
持的路径纠偏机制可能会导致个体无法逃脱预设
的学习路径的控制。 此种路径纠偏机制表现为,
“在出现成效偏离的情况时,极短时间内重新定位
学习者的各项初始参数,重新设置学习计划,重新
安排学习内容,重新规划学习路径……” [20]。 不可
否认,上述个性化学习中的路径纠偏机制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提升学习效率,却存在将学习者困囿于系
统中无法逃离的隐形控制问题。

(三)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隐形控制”的可

能风险

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过程中的“隐形控制”,可
能会导致学习主体的“系统性愚蠢”。 “系统性愚
蠢”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思
考现代技术对人的影响时提出的一个批判性概念。
在斯蒂格勒的话语体系中,现代技术更像是一种能
治疗人但也能毒害人的“药”,而此种“药”的毒性
主要表现为让人们一步步走向“系统性愚蠢”。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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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长时间使用 GPS 导航,会让我们丧失识路的能
力;经常使用网络搜索功能,会弱化我们的独立思
考能力。 在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中,学习内容的
精准推送与学习路径的精准规划可能也会导致学
生的“系统化愚蠢”,即丧失了自主学习能力。 美国
学者詹姆斯·保罗·吉( James Paul Gee)指出,将
学习个性化,削减掉了学习者需要掌握的最困难的
过程———选择学习什么,当内容已经呈现在一个装
好的盘子上时,学习者也许能通过考试,但他们却
无法学会应对这个时代最必须的挑战,即决定什么
是值得学习的以及如何去学习。[26]

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过程中的“隐形控制”,在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学习中的“意外之魅”。 学习本
是一段富有魅力的探险,而非律规性的生产过程。
将学习比喻为探险,意味着学习的旅途中可能会充
满意外和风险,也意味着学习很可能会面临失败。
然而,这都是学习过程的本然样态与内在魅力,也
是助力学习过程不断推进的“生长之源”。 瑞士学
者卡普尔(Manu Kapur)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学习过
程中经历的失败,对于学习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而全程提供“脚手架”支持的学习过程,却在知识的
迁移与创造性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欠缺。[27]在学习
过程中,有些时候“有效失败”比“虚假成功”更为
重要。 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虽然能够减少
试误成本、提升学习效率,但理性审视,此种个性化
学习更像是一种“虚假成功”的学习。 “沿着一条排
除一切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平滑‘因果链’,滑向一个
又一个预先设定好的‘沟回’。 这种关于教学的设
计和认识,犹如一把锐利的剪刀,将师生之间、生生
之间因思维碰撞而产生的‘离经叛道’和‘旁逸斜
出’等教学意外全部拿掉。” [28] 然而,正是这些意
外,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教育价值,是学生学习和发
展不可或缺的生长点。

四、结果批判: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的“标准
强化”

个性化学习并非只是一种手段,而是将个性贯
穿在整个学习始终的活动。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
习能否帮助学生实现个性化发展,应是审视其究竟
是“教育革命”还是“技术神话”的关键性问题。

(一)走向个性发展: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的应

然结果

从个性化学习的真谛来看,“教育面对个性的
生命,必须正视每个生命的独特性,以独特性为基
础,尊重个人的尊严、价值、个性,确立自由、自律、

自主的原则,促进完整的生命自由发展,使每个人
成为他自己” [16]261。 换言之,个性化学习不仅仅是
基于个性的学习,更是走向个性发展的学习。 智能
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应借助智能技术的力量让不同
的人变得更加不同,让人类个体在共同人性的基础
上变得更加独特。 这不仅是个性化学习的本质规
定,也是智能时代提出的迫切诉求。 在智能时代,
人与智能机器相比,独特性与多样性是人之为人的
价值所在。 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看,个性化的人才
组成的多样化人才系统,也是社会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础。 不仅如此,不断迭代的智能技术也
为人们走向个性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合理利
用的前提下,智能技术可为人们的个性发展供给以
往无法获取的多样化发展资源,提供相比以往更为
自由和宽广的发展时空。

然而,许多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实践,却将
个性停留在起点,并仅仅作为一种手段。 由此带来
的问题是,“教师在教育中只重视教育手段的差异
性而忽视学生发展的差异性,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教
师要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但
最终不同学生却要达到同样标准的发展结果” [29]。
例如,有学校在介绍其个性化学习实践经验时指
出,“对日常智慧课堂教学推送作业进行个性化归
纳和整理,对校内日常学业数据记录与分析,精准
定位学生薄弱知识点和最优学习区,帮助学生自动
整理错题,并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推荐变式练习题,
实现分层学习” [30]。 不难看出,智能时代的个性化
学习在实践中多被定位为“高效练习”与“高效提
分”的手段。 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在《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中也坦言,
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更适合于补习机构提
升学生的标准化学业成绩。[31] 此外,当前企业对个
性化学习的宣传噱头也大多集中在通过个性化手
段实现标准化知识的掌握与标准化考试成绩的提
升上。 长此以往,此种基于个性但不指向个性的个
性化学习不仅没能变革教育,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标
准化的传统教育,高效与精致地制造出大量掌握标
准化知识、能够在标准化考试中获取高分的标准化
人才。

(二)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标准强化”的结

果偏误

首先,民众的教育焦虑驱动了智能时代个性化
学习中的“标准强化”。 美国学者赵勇借用了心理
学家马斯洛的观点,认为如果你把砸钉子视为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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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问题,那么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可能是一把锤
子,并指出这就是当前技术融入教育过程中正在发
生的事情。[32]具体而言,家长们对于提升成绩的焦
虑导致他们将快速提升学业成绩视为“钉子”,因而
进入到教育中的智能技术以及用智能技术所支持
的个性化学习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眼中的“锤子”,
被要求帮助学生提升学业成绩。 功利取向的制度
框架与民众的教育焦虑相互耦合,共同驱动着智能
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走向了应对标准化考试与提升
学业成绩的道路。

其次,资本的逐利避险性助长了智能时代个性
化学习中的“标准强化”。 面对家长们的教育诉求,
资本的逐利性自然会驱使教育技术供应商迅速在
利用新技术提升学业成绩上布局。 例如,在“双减”
政策尚未出台之前,松鼠 AI 在官网中将其个性化
学习系统的优势宣传为精准填补知识漏洞、大幅减
少学习时间、多倍提升学习效率等方面,紧紧抓住
广大家长所关切的利用新技术提升学业成绩这一
方向来布局其产品。 同时,资本的避险性也要求教
育技术供应商将重点放在解决当下焦点问题,而非
尝试着去变革教育。 欧盟在《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
响》(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Learning,
Teaching,and Education:Policies for the Future)这一
报告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使用人工智能来解决
目前被教育决策者视为重要的问题将会产生巨大
的经济激励,对于教育技术供应商来说,销售解决
现有问题的产品很容易,但是销售需要对机构、组
织和当前实践进行变革的产品却非常困难。[33]

最后,技术的内源性偏好引发了智能时代个性
化学习中的“标准强化”。 实际上,智能技术并非价
值中立的,其本身也内蕴着一定的价值偏好,集中
表现为对于效率的追崇。 埃吕尔(Jacques Ellul)认
为,技术是一种效率的存在,“技术是指所有人类活
动领域合理得当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
体” [34]。 在埃吕尔看来,技术并非一种人工物,而
是一种追求高效解决问题的“方法集”。 从本质上
看,技术意识即是一种效率意识。[35]因此,在智能时
代的个性化学习实践中,如果没有一种正确且强大
的教育观念作为引导,智能算法中的技术意识即效
率意识则会蔓延至整个学习中,很大程度上控制着
学习的目的、内容与过程。 将学习中一切不可控、
不可计量、不可预测的因素全都抹除,最终导致学
习目标成为了标准知识的快速吸收与学业成绩的
迅速提升,过程异化为隐秘的控制与灌输,评价简

化为考试与分数评比。 此种偏误最终导致智能时
代的个性化学习强化了工业时代的标准化教育,培
养出了大批掌握标准化知识、能够在标准化考试中
获取高分的标准化人才。

(三)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标准强化”的可

能风险

一方面,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的“标准强
化” ,可能会让人沦为“机器” 。 个性化学习本应
让人成为独特的生命个体,实现人的个性化发
展。 然而,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却因诸多因素
的影响,最终异化为帮助学生应对标准化考试与
提升学业成绩的活动。 此种个性化学习以一种更
为精致和高效的方式制造出了大批量的标准化人
才。 他们不断地将符号性知识输入与存储在自己
的大脑中,并在考试的时候精确地输出。 在智能
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开始不断智能化的同时,人却
在此种越来越像人的机器平台的规训中,越来越
像“机器”。

另一方面,智能时代个性化学习中的“标准强
化”,可能会让人沦为“无用之物”。 在智能时代,越
来越像“机器”的标准化人才,与智能机器相比,将
不具备任何优势。 在当前机器换人的浪潮中,通过
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培养出的大批量标准
化人才,很有可能会被迅速淘汰,成为“无用之物”。
也就是说,教育利用先进的智能技术培养出的却是
被先进的智能技术所替代与淘汰的无用之人,此种
荒谬的教育现象,值得人们警醒和反思。

五、结语
本研究虽然批判性地指出智能时代的个性化

学习存在“狭隘裁剪”“隐形控制”与“标准强化”等
问题,但并非否定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也
绝非要成为智能时代的“卢德分子”,而是提醒人们
不要盲目地将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视为一种“神
话”,要警惕其在现实中出现的违背个性化学习本
质特征的多重偏误。 本研究想表明的一个观点是:
不能将智能技术重塑个性化学习的逻辑起点仅仅
局限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之中,而是需要回归个
性化学习本身。 一项新的智能技术能否对学习活
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在于技术多么先进和完
善,而在于此种技术是否有适合于其运用的新模
式,在于此种技术是否基于此种新模式进行了适应
性改造。 智能技术重塑学习的过程机制为:技术与
社会中诸多复杂因素一起激发学习模式发生初步
的变革,然后基于此种新模式的原理与规律对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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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行教育化改造,最后将教育化了的技术嵌入
到新模式中并推动新模式的发展、演进和完善,进
而实现智能技术对学习的重塑。

因而,重识智能技术推动个性化学习变革的逻
辑起点,不在于分析技术可以为教育做什么,而在
于明晰个性化学习的现象规律与本质特征,然后基
于此种现象规律和本质特征来改造智能技术,推动
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始终在教育的逻辑中得到
发展与完善。 需要始终认识到:智能技术所支持的
个性化学习是一种基于完整个性的学习,而非仅仅
基于认知特点的学习;是一种在学习内容、流程与
方法上兼顾技术的精准供给与学生的自由选择的
学习,而非单纯被技术控制与安排的学习;是一种
走向个性自由、实现个性化发展的学习,而非基于
个性但却最终走向标准化结果、输出标准化人才的
学习。

当然,在此基础上,还需重新彰显人在智能时
代个性化学习中的重要性。 “唯有在纯粹以人为中
心的教育世界里,技术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教育的
意义和价值。” [3]一方面,学生在智能时代的个性化
学习中需要学会驾驭技术,而非在学习内容的精准
推送与学习路径的精准规划中被技术所控制。 教
育要帮助学生在大数据和算法充斥的世界中认识
自我,同时培养学生的智能技术素养,使学生始终
保持对智能技术的“超主体”地位。 具有清晰的自
我意识与完善的智能技术素养的学生,在智能时代
的个性化学习中,能够将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基于完
整个性的自由选择,进而实现个性化发展。 另一方
面,在智能时代的个性化学习中,需要作为人的教
师发挥其实践智慧来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 一是
要弥补智能技术的局限。 智能技术在还原学生完
整个性时存在着狭隘裁剪的偏误,教师需运用自己
的优势,弥补智能技术在挖掘与分析学生个性化学
习特征中存在的局限,在起点上帮助学生开展基于
完整个性的个性化学习。 二是要参与智能技术的
开发。 教师要积极承担智能时代的教育责任,参与
到与教育相关的智能技术的决策、设计、生产与改
善的全过程中,将正确的教育观念嵌入到技术中。
防范技术开发受到社会中的功利性教育环境、家长
的教育焦虑以及企业资本的逐利性等方面的影响,
消减与平衡技术中的效率至上意识,进而避免智能
时代的个性化学习陷入应对标准化考试与追逐学
业成绩的陷阱中,让个性化学习真正帮助学生走向
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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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Biases and Rick Criticism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the Intelligent Era

Xiao Long

Abstract: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ovide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personalized learn-
ing,an ancient educational dream of mankind.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
sonalized learning,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the intelligent era has multiple biases and risks in practice. Personalized
learning is a learning activity based on complete personality,through the free choice of students,and then to achieve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Limited by the ontological limitations of technology and Practical bias,personalized learn-
ing support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may be narrowly tailored to the complete personality of students;The precise
push of learning content and the accurate planning of learning paths hide the risk of invisible control of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People's educational anxiety,capital's profit-seeking and risk-averse,and the supremacy of tech-
nological efficiency have all led to personalized learning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standardized talents. To promote and
improve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the intelligent era,it is necessary to re-recogniz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ech-
nology to reshape learning,clarify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and fully demonstrate the
value and role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s human beings in personalized learning supported by intelligent technolo-
gy.

Key words:the era of intelligenc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personaliz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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